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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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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关 注

历史叙事的历史叙事的““个人化个人化””与现代性与现代性
□□傅逸尘傅逸尘

■短 评

以“新高地”这一关键词来标示新时代军旅文学，首
先是基于新的时间、空间坐标下，军旅文学在思想观念、
写作伦理、作家主体等方面的新变化、新面相。进入新时
代，伴随着文学生态、创作主体、接受评价、审美经验的全
方位嬗变，军旅文学新的表现方式与叙事空间在哪里？这
是一个困扰着作家、批评家的迫切而重要的课题，也积蓄
着军旅文学变革前行的力量。作为一种直面与回应，笔者
策划主编了“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试图探寻宏大历史
背景下的“个人化”叙事，强调叙事中的“个人化”想象，以
期拓展和丰富军旅文学的表现空间、叙事向度、话语方式
以及美学风格。这种“个人化”想象，不同于90年代的“私
人化”叙事，凸显的是以往英雄与传奇话语的背面，即更
多地还原和展现“历史化”大叙事阴影下个体生命的存在
与命运。丛书第一辑的4部长篇小说（张庆国的《老鹰之
歌》、何鸿的《大西迁》、傅汝新的《一塘莲》、窦椋的《全面
击溃》）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早在2006年，花城出版社就曾推出过“木棉红”长篇
小说丛书，囊括了原广州军区12位专业作家的12部军
旅长篇小说，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5个年头倏忽
而逝，现如今，曾经的部队专业文艺创作室已经变换了存
在和运行的方式，军旅专业作家群体也已经风流云散。改
革强军的进程中，军旅文学正在经历低潮和阵痛，期待着
换羽重生，重整旗鼓。在这样的情势和背景下，花城出版
社推出了“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试图掀起和引领新时
代军旅文学的又一波潮动。“新高地”这个丛书名，寄寓了
编者和作者对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认同与自觉，希冀着新
时代军旅文学能呈现新的文学风景，攀上新的文学高度。

检视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
看，战争历史题材仍然占据主流。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
持续影响下，战争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与十七年“红色经
典”所建构起的文学传统越发疏离，有的甚至颠覆并解构
了“红色经典”所描写的正统的、单向度的革命历史以及
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创作主体开始有意识地对战
争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等因素进行探索
性开掘，为以往单向度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某种新鲜的视
角和发现——已经“历史化”了的革命历史遭遇了来自文
学的重构或曰重新阐释。

从文学的角度论，宏大叙事当然是历史叙事的主体
或主流，主导着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并产生过许多经典
的史诗性巨著。这些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作品
没有忽略那些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在于以细节的形
式保留了大量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使得宏阔诡谲
的历史叙事有了可触摸、可感知的血肉。“红色经典”中的
军旅题材长篇小说，何以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青睐，也是
因为作品中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是历史的源
头，丰富而真实；是积土与跬步，后来的高山与千里都来
源于它们。也就是说，那些细水与沙粒可能更接近历史本
相，或者说就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历史尚
未成为巨大的洪流时，或者已经成为巨大的洪流时，人的
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在革命历史的整体中都应该是巨

大的存在，构成了革命历史的最初底色，也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着革命历史的进程与走向。时移世易，当时代的洪流
逐渐退去，最终留下的是冷硬骨感的巨石，而那些富于生
命温度和生活情态的细水与沙粒，则早已消弭无迹。叙述
或言说历史真实，作家首先要对“历史化”进行一番怯魅，
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诸多断裂与缝隙。这恰恰为那些试图
探寻历史本相的严肃作家们提供了打捞历史丰富存在、
发挥“个人化”想象的叙事空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诗性的宏阔辽远令人着迷，从
那种完整的线性历史和时间框架中更是可以得出一种清
晰明确的价值判断，可以轻易地厘清庸常凡俗与伟岸壮
丽的界限，从而得到对英雄精神的尊崇。而那些渺小的个
人经验、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忆，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
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才能被关注而获得
意义。尽管很多作家强调个人性，但是他们所投入的恰恰
是一种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潮流，是对时代质地和
个体生命的简化。在当下的很多战争叙事（当然也包括影
视剧）中，我们读到（看到）的是越来越普遍的对世界的简
化。事实上，文学应该是反抗简化和遗忘的，它的使命是
照亮、守护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处在战争历史进
程中的人们，除了那奋不顾身的生死一击，是否还有其他
存在的方式和命运的安排？那些因为坚定地朝向生而必
须承受的隐忍、担负、背叛，以及短暂的甜蜜幸福和长久
的悲伤痛苦又该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刻骨铭心却又无法
整全的乱世爱情又该如何收场？凡此种种，那些或鲜为人
知、或习焉不察的隐秘情感，都被僵化的历史观念和简化
的叙事伦理忽略和遮蔽掉了。

战争历史不仅是一条汪洋大河，更是一个复杂的水
系、一个辽阔的流域。我们往往只是注意到河流的最终走
向，却对那些或汇入或溢出主河道的细小支流视而不见。
在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中，那些参与并见证战争进程的
小人物，在历史的缝隙中左支右绌，拼尽全力、默默承受、
遍体鳞伤。张庆国试图打捞起那些关乎个体命运也牵系
国族历史的记忆碎片，用凌厉高蹈且饱蘸诗意的华丽语
言，拼接编织出一个充斥着含混与哲思，新鲜饱满、元气
淋漓的生命世界。傅汝新的《一塘莲》以解放战争为背景，
讲述了辽南镇海寺的日常生活和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
浮；既有对战争进程及“准前线”的正面书写，也有对战场

“后方”、同“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农村、乡镇、城市场
景的交叉叙述，还有对日常经验与情感纠葛的生动刻画；

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对地方生活质地的细腻表
呈显露出诗性的审美风格。何鸿的《大西迁》展现了混沌
历史的另一重面相，经过作者从案头到田野的细腻爬梳，
历史真实与生活细节得以浮出水面。上海炼钢厂的铁血
西迁之路，被主人公张辅枢一家人欣喜重逢的凄婉故事
映衬得荡气回肠。窦椋的《全面击溃》沉入军旅现实生活
的深度经验与内在肌理，打破过往英雄成长的叙事套路，
在对个体军人形象的细腻刻画与镜像书写中，折射出新
型高素质军人的内在品质与时代新质。

“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第一辑的四部小说，并不属
意于世界之大，而是勉力写出了世界之小。每个人物、每
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
义。这些真实绽放的生命，在时代的长河里翻涌沉浮，最
终或将隐匿无形。但是他们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热烈地爱
过，不同寻常地生活过，为了心中的情感、价值、信仰奋斗
过、搏杀过，他们的生命值得尊重和发现，他们的记忆碎
片需要被重新打捞并缝合。

然而这种打捞与缝合对于处在历史彼岸的当下作家
而言，是极难的。难的是创作主体要对散落在“历史化”阴
影中的历史碎片进行充分发掘、有效提炼与整体概括；难
的是要超越线性的历史观，让不同政治阵营中的人物在
战争的极端情境和冲突中经受肉体、生活方式、价值判
断、思想精神的互见与试炼；难的是创作主体基于现代性
的写作伦理传递出对历史更加全面的理解、更为深切的
体认，进而表呈出新的文学取向和气质；难的是在虚构叙
事与历史真实的混沌关联中，建构具有存在感和思辨性
的文学经验，最终以文学的方式超越历史的偏狭和局限。

历史强调的往往是结果，即便有过程，也是概括性
的。小说弥补的恰恰是历史所遗漏或遮蔽的那些更为鲜
活的细节。它们往往是被革命历史大潮裹挟着，或者随波
逐流，或者搏击潮头，是多面的人生与故事。它们依照自
身的逻辑在“革命”中翻滚，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命
运遭际的偶然性，有如一枚硬币的背面。以另一面的立场
重新反思、阐释和建构错综复杂的历史，其中的可能性和
意义价值将得到极大的深化和释放。

书写乡村振兴的破局之人
——读沉洲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 □曾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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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策划人林正碌，来到闽
东屏南县的偏僻山乡，开始了一个在他脑
海里酝酿已久的古村复兴计划。这个计划
分三步走：第一步，用艺术改造农民，使其
文化转型；第二步，修缮老宅和建造公共
空间，营造适宜人居的山水人文环境；第
三步，引入一批热爱乡村的外来艺术家入
驻，带动本地外出人口回流，最终复兴古
村。这是一种崭新的乡村振兴理念和实
验，极有章法，逻辑也相当顺畅。我们首先
看到，林正碌实有过人之处。他做乡村振
兴实验，先从人的要素入手，只有人的要
素活起来，乡村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新的生
命力。只是以往经验告诉我们，改造一个
人，未必就比改造一块石头容易一些。20
世纪上半叶，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搞乡村建
设实验，一度尝试在教育层面上提振人的
因素，最后却成效甚微。林正碌则提出了
一个似乎更加难以操作的思路——从艺
术教育入手，让广大农民都成为艺术家。
这个有点脑洞大开了。若不是眼见为实，
几乎不可思议。大凡识得艺术奥秘的人，大
概都会承认，艺术对人的改造可能带来脱
胎换骨的效果。问题是，一个人的艺术能力
是很难确认的。它关乎天赋，关乎夜以继日
的苦练，还得考虑很多偶然性因素在起作
用。林正碌想让农民都来学画画，人人成
为艺术家，这一想法有多大可行性呢？

《乡村造梦记》长达38万字，主线按照
林正碌的古村复兴计划三步走来展开，其
中有一半篇幅用来讲述第一步的实施过
程，就是告诉我们，林正碌如何让农民朋
友们爱上了画画。单从阅读体验来说，这
一半篇幅并不是最理想的。只有当我们读
到后一半篇幅，也就是讲述农村空间改造
和外来艺术家入驻，我们才体验到流畅的
阅读快感。读完全书会明白作者把一半篇
幅用来讲述乡村艺术教育的缓慢进展，是
极其必要的，就像我们看欧美文艺片，人
物陆续出场，线索慢慢交织，显得极其漫
长，却是必要的铺垫。回到林正碌开展的
古村复兴计划中来，如果第一步不成功，
艺术教育不能有效改造农民，人的因素无

法得到激活，那么作为主人的村民就不会
打开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闭性空
间，就不可能把外地艺术家引入农村社
区，参与更大规模的古村复兴实验。正是
在这条逻辑链上，我们意识到，古村复兴
计划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乡村造梦
记》把一半篇幅放在这里，也就不难理解
了。

只是我们难免还有些好奇，人人都是
艺术家，这怎么可能实现呢？通过这个作
品的叙述，我们可以在林正碌的艺术教育
理念中直接获得一些答案。林正碌认为，
艺术创作是一种自证性实践。也就是说，
从事艺术创作，可以让一个人发现自己，
确认自己，从而获得强大的人生信念。这
种理念可以从艺术基本原理中得到支持。
艺术具有自我认知功能，自证性也就意味
着冷暖自知，所谓得失寸心间，所谓妙手
偶得之，均是无法为外人道的。既如此，艺
术如何变得可教育，进而成为一项社会工
程的重要推动力呢？这里其实需要一个超
出教育话题本身的具有更高视野的理论
来解释。温铁军为这本书作序，其中提到
一个观点，他说，后现代美学就是要打破
工业时代的标准制式，让万物回到野性状
态。工业社会讲标准化，产品标准化生产，
人也是标准化培养。但是后工业社会把这
种标准打碎了，一切回到天命率性的自然
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成为艺
术家了。如果我们了解风起云涌的后现代
主义艺术思潮就会明白，林正碌的乡村艺
术教育实验也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从历
史逻辑来看，是有大时代背景作支撑的。
在《乡村造梦记》里，作家沉洲反复提到了
这个大时代背景。他将林正碌的理念和做
法，甚至将整个屏南县的乡村振兴实验放
在当代历史进程中考察，提出了一个时代
性命题——要让乡村复活，要实现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不仅要破农业时代的局，更
要破工业时代的局。

说到这里，我以为很有必要把这本书
的序文和正文对照着读。前者从归纳性逻
辑，因此高度概括；后者从演绎性逻辑，因

此充分展开。二者虽有不同，却又共享着
某种重要的文本属性。这种文本属性呈现
出这样一种特征：问题意识清晰，结论也
是明确的。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
了两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纪实性文体。一种
是产生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非虚构小说，
其代表性文本有《冷血》《夜幕下的大军》
等；一种是产生于中国革命年代的报告文
学，代表性作品有《谁是最可爱的人》《哥
德巴赫猜想》等。表面上，这两种文体的写
作均有新闻属性和实证属性，但其内在文
本精神，却是天差地别的。非虚构小说以
复杂现实探索复杂人性，而中国的报告文
学则以人性力量来驾驭复杂现实。当这种
单纯的人性力量被描述出来时，我们看到
的是一种处于升华状态的理想信念。在
《乡村造梦记》中，林正碌就是一个有着坚
定理想信念的乡村振兴实验者。他满脑子
奇思妙想，并且发展出一套完备的理念体
系，但是当他把想法和理念付诸实践时，
万念归一，万法归宗，显示出了超越常人
的专注和无法抵挡的热情。从理想信念到
复杂现实，中间有一个认知上的鸿沟，等
待作者将其填补起来。这时候报告文学具
有的文体特性就发挥其功能了。

一般认为，报告文学有三大特性：新
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前两个特性自不
必说，但是少了第三个特性，报告文学作
为一种特定内涵的文体就无法成立了。作
家沉洲抓住了这种文体特性，将林正碌的
个人气质和行动转化为一个可被概念和
逻辑把握住的外部世界问题。这时候，个
人的理想信念连接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个人实践则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摸索中不
断被验证的一个生动注脚。在个人微观层
面，我们看到的是行动和故事。在国家宏
观层面，我们看到的则是政策和理论。二
者的联结正是作者启用的夹叙夹议手法。
以我个人之见，这个作品最大的亮点不是
叙，而是议。在我们读完一半篇幅，确认了
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逻辑起点之后，
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
到，议论开始呈现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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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生死一击身的生死一击，，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和命运的安排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和命运的安排？？

“

在整个文学图书出版市场，青年文学（这里的“文学”
指传统的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肯定不是份额最大的部
分，但发现和扶持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从来就是文学图书
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出于文学公益心，还是行
业惯例，青年文学出版板块一直不大不小地存在着。

2021年，传统的文艺类出版社和新兴的图书策划机
构、工作室在青年文学出版方面确有不俗的表现——像
孙频《以鸟兽之名》、李静睿《慎余堂》、陈思安《体内火
焰》、朱宜《我是月亮》、三三《俄罗斯套娃》、王苏辛《马灵
芝的前世今生》、黎幺《〈山魈考〉残编》、路魆《角色X》、王
陌书《幽灵备忘录》、辽京《晚婚》、王威廉《夜未来》、郭爽

《月球》、吕晓宇《利马之梦》、杨啸《重走》、周恺《少年、胭
脂和灵怪》、文珍《找钥匙》、杨好《男孩们》、李唐《菜市场
的老虎》、项静《清歌》、周婉京《新贵》、孙一圣《夜游神》

《团圆总在离散前》、郑在欢《今夜通宵杀敌》、杜梨《孤山
骑士》、东来《奇迹之年》、宋阿曼《啊朋友再见》、丁颜《烟
雾镇》、索南才让《荒原上》、孟小书《业余玩家》、刘汀《所
有的风都向她们吹》、庞羽《白猫一闪》《野猪先生》等等。
这个不完全书单综合考量了文学界和大众传媒的“注意
到”，（最直观的“注意到”就是朋友圈转发的各种推介）且
以“80后”作家，尤其是“85后”作家为主，没有包括诗集
和传统意义的散文、随笔、报告文学，也没有包括不考虑
市场和读者的形形色色的青年文学出版。

分析上面的青年文学出版版图，参与其中的有传统
出版社，比如译林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
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中信出版集
团等等，但更多的是如后浪、文景、单读、99读书人、楚尘
文化等小而专业的图书策划机构和工作室，后者最终的
出版完成是要和正式出版社合作。除了新经典、读客、博集天卷、果麦、磨
铁等致力畅销书的几家，绝大多数图书策划机构只能走小而专业的道路，
在一线和成熟作家的市场争夺上明显处于劣势，故而往往会选择年轻作
家和新文学生长点作为市场开发的方向。一定意义上，近年正是这些图
书策划机构和工作室的介入，推动了当下的青年文学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个书单也许作为青年文学写作和出版繁荣的
证据比较勉强，甚至恰恰反而见出当下青年文学和出版的隐忧和危机。
首先，虽然有后浪的说部、单读（部分延续理想国的青年文学出版板块）、
中信社的春潮、译林社的现场文丛、江苏文艺社的新青年和北京十月文艺
社的未来文学家等青年文学丛书和书系，但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
社的文学新星丛书、长江文艺社的跨世纪文丛等相比，无论是出版规模还
是作家组成都不可同日而语。其次，青年文学出版也不像九十年代新生代
作家和新世纪之初“80后”作家出场那样自觉地介入到文学现场，生产文学
潮流和发微文学审美。再有，客观上当下年轻作家似乎普遍晚熟，像90年代
江苏文艺社那样给30岁才出头的苏童、格非等作家出多卷本文集的盛景不
再。其实，也许不是出版社不为，是很难遴选到类似当时苏童、格非等相当的
作家和成熟文本。还能观察到更多，这份书单除了李静睿的《慎余堂》、杜梨
的《孤山骑士》和周婉京的《新贵》、黎幺《〈山魈考〉残编》、杨好的《男孩们》等
可数的几部长篇小说，其余的都是中短篇小说集，且一般是一段时间的存
量卸载，缺少内在结构意义上一致性的主题。由此可见青年写作者的文学
雄心、耐力和能量普遍不够，日常的阅读和写作变得随意、暂时和权宜，满
足于细小的发表、出版、获奖、排榜、选刊（选本）和资助等文学利益。

也许还应该注意到，推动青年文学出版的编辑不少是文学青年或者
青年写作者。当然需要依靠他们的眼光和情怀支援青年文学出版，但一
个时代文学新青年的发现和新审美的发明仅仅靠这些有理想和情怀的文
学编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在文学批评学院化和学术制度化大背景下，中
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家介入青年文学出版的传统日渐式微，其结果是能够
熟练运作和操纵大众传媒的出版人和作家往往成为新作家和新审美的定
义者，进而文学批评家也只是给大众传媒背书。

齐文化的发祥地淄博是一片文学和文化的热土。
古有辉煌齐文化，近现代有蒲松龄等文学大师，当代
有宗利华、杜立明、郝炜华、魏思孝等中青年作家。当
读到皇皇六卷的“天高齐风”系列作品，我对齐文化故
地作者憨仲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以一
己之力、一人之心去体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去
做这个文化的探寻者、回望者、呈现者。

从憨仲，我想到了和齐鲁文化有关的伏生。伏生
以一人之力，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中国古代的典籍
藏起来，阻止了中国文化断层的危险。《尚书》等典籍
因伏生的义举被后人重新发现。这种文化的传承者、
守护者是非常让人尊敬的。憨仲以10年时间，用270
多万字写出这一个人看到的中华古典文明史，这同样
非常让人敬佩。

《天高齐风》有很多值得肯定的特点。第一是叙事
质朴。憨仲以非常质朴的、自然的叙述方式，把坦诚的
内心呈现给读者，具有绘事后素之美。第二是文气充
沛。作者以一种很强的生命之气来灌注里边的人物形
象。憨仲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文化人物的呈现，饱含着
深厚情感。第三是有魂灵的书写。历史遗迹、文化和名
人的背后，体现着道义和魂灵。憨仲对历史文化人物
书写的文字背后，体现了中华文明那种涵盖千古的道
义、情感，甚至是魂灵的东西。憨仲亲自一一去查看历
史遗迹，并把这一过程做实录般的书写，其目的是想
把古文明遗迹呈现给我们，要把历史的灰尘去掉，把
它擦亮，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一种来自历史维度的召唤
和引领。这才是憨仲更深的用意所在。第四是史料性
和实践性价值。我是莒县人，但是对古老的莒国历史
依然是知之甚少。书里边提到藤县一个叫茅焦的大臣
给齐王劝谏，不看不知道，但看了就不会忘记。即使我
们在高校里做文化研究的人，真要把这一个个地方的
文明遗迹及其历史人物呈现出来，却很难——这真的
需要行走万里的实践勇气。

《天高齐风》呈现一种大文化情怀的民间立场。憨
仲以一人之力、个体之力去探寻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
史和文化，这种民间立场、民间情怀，特别动人。《天高
齐风》为我们提供可见可观可感可思的，属于一个人
的、独自支撑的中华文明回溯之旅。憨仲是用实地现
场文化考察的方式，把被千年时间所淹没的、遮蔽的
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与命运的历史大事、历史人物及其

魂灵，呈现给我们。这让我想到另一个人物——做历
史学研究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学者王选。王选是浙江
人，做日军731细菌部队的受害者的访谈。王选用一人
之力，去采访浙江一个个细菌战受害者，给他们建立个
人档案，让历史有温度、有情怀、有个体、有生命，让日本
人心服口服。这就是民间视域的独特意义和价值：真实个
体的进入，真切的情感，更带有一种新历史主义的角度。
礼失求诸野。五千年华夏历史，但我们的历史到底是什
么样的形态？有哪些重要的人物？有哪些重要的遗迹？历
史面目的清晰，恰恰是通过憨仲这样的民间人士去探
寻，来不断架构它的丰富性、广阔性、地域性。

今天，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憨
仲的探寻和书写，更凸显出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
义。《天高齐风》让我们的历史讲述更具象可感。历史
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数字、人物，更应该让这些数字、人
物复活起来，与我们对话，走进当代人的心中去。历史
不应该是一个个被遮蔽的、荒芜的古典遗迹，而应该
是鲜活、有生命、有情感、有魂灵的存在。但真正让历史
走进今天人的心目中，特别需要像憨仲这样的有大历史
文化情怀的民间人士。这种古典文化溯源行动，不仅对
民族历史文化极为重要，而且对于一个个地方历史、地
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建构、文化滋养和精神培育功
能。事实上，今天很多地方有着众多如憨仲一样默默
无闻的、为地方文化、为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人。他们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域性价值，具有更久更长的滋润一方
水土功能，更需要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民族文化复
兴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更多憨仲这样的民间文化人
士去探寻、建构、书写华夏古典文明遗迹。

对于憨仲著作的后期编辑和传播，我有几个建
议。第一要重视文采，要把自然的风景和文化的风景
做有机交融；第二推进书的跨媒介传播，书可做一个
多维、多媒介的呈现：地方标志性的文明遗迹、历史人
物、民俗以彩色呈现、做访谈录音等，让它更生动，更
具有可读性；第三可做“中华古典文明遗迹路线图”的
简缩本出版。《天齐高风》要发挥更大的文化功能，让
中小学生去看，发挥出对中华文明进行探询、回望、溯
源的精神价值。从中，我们就可看到华夏古典文明的
发祥、演变、传承，可以让今天的孩子对中华文明史可
见、可感、可玩、可攀、可思，可行走于清晰的中华古典
文明遗迹路线上。

以一人之身心行走中华古典文明
——读憨仲《天高齐风》 □张丽军


